《西湖七月半》教案及逐段讲解

    张岱（1597—1689），号陶庵，浙江山阴（今绍兴）人。明末清初散文家。以小品文见长，文笔风趣，幽微琐屑。著有《陶庵梦忆》、《西湖梦寻》等。

    补正：教材说岱为人淡泊名利，一生未仕。其实张家累世显宦，几代人都是学者，善诗文，好丝竹、戏曲、园林。张岱也曾欲走科举之路，但未中。后来他说：“有人于此，一习八股则心不得不细，气不得不卑，眼界不得不小；意味不得不酸，形状不得不寒，肚肠不得不腐。”又说“举子应试，原无大抱负，止以呫哔之学迎合主司。即有大经济、大学问之人，每科之中不无一二，而其余入彀之辈，非日暮途穷、奄奄待尽之辈，则书生文弱、少不更事之人，以之济世利民，安邦定园，则亦奚赖焉?"（《石匮书·科目志》）。张岱应试不中，即放弃科举，专心著述。

    明亡之后，岱归隐故园，其六十八岁《自为墓志铭》，曰：“少为纨裤子弟，极爱繁华，好精舍，好美婢，好娈童，好鲜衣，好美食，好骏马，好华灯，好烟火，好梨园，好鼓吹，好古董，好花鸟，兼以茶淫橘虐，书蠹师魔，劳碌半生，皆成梦幻。年至五十，国破家亡，避迹山居，所存者破床碎几，折鼎病琴，与残书数帙，缺砚一方而已。布衣蔬食，常至断炊。回首三十年前，真如隔世。……生于万历丁酉八月二十五日卯时。……年跻七十有五，死与葬，其日月尚不知也。故不书。”

西湖七月半

    西湖七月半，一无可看，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。看七月半之人，以五类看之。其一，楼船箫鼓，峨冠盛筵，灯火优傒，声光相乱，名为看月而实不见月者，看之。其一，亦船亦楼，名娃闺秀，携及童娈，笑啼杂之，环坐露台，左右盼望，身在月下而实不看月者，看之。其一，亦船亦声歌，名妓闲僧，浅斟低唱，弱管轻丝，竹肉相发，亦在月下，亦看月，而欲人看其看月者，看之。其一，不舟不车，不衫不帻，酒醉饭饱，呼群三五，跻入人丛，昭庆、断桥，嘄呼嘈杂，装假醉，唱无腔曲，月亦看，看月者亦看，不看月者亦看，而实无一看者，看之。其一，小船轻幌，净几暖炉，茶铛旋煮，素瓷静递，好友佳人，邀月同坐，或匿影树下，或逃嚣里湖，看月而人不见其看月之态，亦不作意看月者，看之。杭人游湖，巳出酉归，避月如仇，是夕好名，逐队争出，多犒门军酒钱，轿夫擎燎，列俟岸上。一入舟，速舟子急放断桥，赶入胜会。以故二鼓以前，人声鼓吹，如沸如撼，如魇如呓，如聋如哑，大船小船一齐凑岸，一无所见，止见篙击篙，舟触舟，肩摩肩，面看面而已。少刻兴尽，官府席散，皂隶喝道去，轿夫叫船上人，怖以关门，灯笼火把如列星，--簇拥而去。岸上人亦逐队赶门，渐稀渐薄，顷刻散尽矣。吾辈始舣舟近岸，断桥石磴始凉，席其上，呼客纵饮。此时，月如镜新磨，山复整妆，湖复颒面。向之浅斟低唱者出，匿影树下者亦出，吾辈往通声气，拉与同坐。韵友来，名妓至，杯箸安，竹肉发。月色苍凉，东方将白，客方散去。吾辈纵舟，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，香气拍人，清梦甚惬。

讲解

    西湖七月半，一无可看，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。看七月半之人，以五类看之。

    张岱落笔不凡，和俗人唱了反调。“看→看七月半之人”，一锤定音，使文章有了层次，主客体之间呈现折射关系。今诗人卞之琳有诗：“你站在桥上看风景，/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。/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，/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。"何等的雅。张岱虽然和俗人唱反调，文章的骨子里却仍然是俗的，俗文学的一种。

    其一，楼船箫鼓，峨冠盛筵，灯火优傒，声光相乱，名为看月而实不见月者，看之。

    一类人，坐着楼船，奏着鼓乐，主人戴着高冠，摆开盛筵，灯火下歌妓和奴仆晃来晃去，声音嘈杂，灯光乱晃，名为看月而其实并不看月。请看这种人。 

    其一，亦船亦楼，名娃闺秀，携及童娈，笑啼杂之，环坐露台，左右盼望，身在月下而实不看月者，看之。

    一类人，坐着一般的船，也有楼船，或是有名的歌妓，或是大家闺秀，带着俊美的童子，夹杂着笑声叫声，环坐在平台上，（骚首弄姿，）左顾右盼，身在月下却根本不看月。请看这种人。

    其一，亦船亦声歌，名妓闲僧，浅斟低唱，弱管轻丝，竹肉相发，亦在月下，亦看月，而欲人看其看月者，看之。

    一类人，坐着一般的船，也弄着歌乐，或是有名的歌妓，或是闲散的僧人，他们浅斟低唱，轻轻吹弹，乐声与歌声相和。这种人在月下，既看月，又（卖弄风姿，）希望别人看他们在看月。请看这种人。

    其一，不舟不车，不衫不帻ze2，酒醉饭饱，呼群三五，跻入人丛，昭庆、断桥，嘄jiao1呼嘈杂，装假醉，唱无腔曲，月亦看，看月者亦看，不看月者亦看，而实无一看者，看之。

    一类人，既没船坐，也没车乘，衣衫不整，头巾不带，酒醉饭饱，呼朋唤友，三五成群，在人丛中挤来挤去，在昭庆寺、断桥这些景点，大呼小叫，假装醉态，没腔没调的乱唱。这些人，月也看，看月的人也看，不看月的人也看，但实际上又什么也不看。请看这种人。

    其一，小船轻幌，净几暖炉，茶铛cheng1旋煮，素瓷静递，好友佳人，邀月同坐，或匿影树下，或逃嚣里湖，看月而人不见其看月之态，亦不作意看月者，看之。

    一类人，小船上罩着薄幔，茶几洁净，炉火点燃，锅中煮起茶水，静静传递素雅的茶具，同船的都是好友佳人，他们举杯邀月，（甚是高雅）。或者把船停在树影之下，或者干脆驾船入里西湖，以躲避俗人的喧嚣。他们看月，但人们并看不见他们看月，（不管别人看不看见他们，）他们并不刻意做出看月的样子。请看这种人。

    杭人游湖，巳出酉归，避月如仇，是夕好名，逐队争出，多犒门军酒钱，轿夫擎燎，列俟岸上。一入舟，速舟子急放断桥，赶入胜会。

    平日杭州人游西湖，是巳时（上午九时到十一时）出城，酉时（下午五时到七时）回城，好象仇人似的避着月亮。七月十五这一晚，却贪求欣赏月色的名声（杭儿风，附庸风雅），于是成群结队地争着出城。多给门军赏些酒钱（？），轿夫举着火把，排列在岸上等侯。游人一上船，就催促船夫直驶断桥，好赶上那里最热闹的时候。

    以故二鼓以前，人声鼓吹，如沸如撼，如魇如呓，如聋如哑，大船小船一齐凑岸，一无所见，止见篙击篙，舟触舟，肩摩肩，面看面而已。因此，二更（晚上九时到十一时）以前，西湖上的人声、鼓乐之声，如沸腾，如撼动，如梦魇，如梦话，如聋哑人乱叫，大船小船一齐靠岸，什么景致都看不见，只看见船篙击打船篙，船帮碰着船帮，人们肩擦着肩，脸对着脸，如此而已。

    少刻兴尽，官府席散，皂隶喝道去，轿夫叫船上人，怖以关门，灯笼火把如列星，——簇拥而去。岸上人亦逐队赶门，渐稀渐薄，顷刻散尽矣。

    不多会儿，游兴已尽，官府赏月的筵席散了，差役吆喝着开道而去。其他轿夫也开始叫船上人上岸，用城门要关来恐吓，灯笼火把像星光样排列，人们一群群簇拥着离去了。岸上那些无船之人也成群列队地赶在关城门以前进城去，湖上人渐渐稀少，不一会儿就走尽了。

    吾辈始舣舟近岸，断桥石磴始凉，席其上，呼客纵饮。此时，月如镜新磨，山复整妆，湖复颒面。向之浅斟低唱者出，匿影树下者亦出，吾辈往通声气，拉与同坐。

    这时候我们才拢船靠岸。断桥上的石级才凉下来，我们在上面铺上席子，招呼客人一同纵情饮酒。这时候，月亮如同刚刚磨好的铜镜，山也重新梳妆，湖也重新洗面，刚才那些浅斟低唱的人出现了，藏在树影下的船也出来了。我们彼此打了招呼，拉着同坐。

    韵友来，名妓至，杯箸安，竹肉发。月色苍凉，东方将白，客方散去。吾辈纵舟，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，香气拍人，清梦甚惬。

    诗友来了，名妓来了，酒杯碗筷安放好了，乐声、歌声一齐传出。月色苍凉，东方将白，客方散去。而我们则让船任意漂流，酣睡在十里荷花之中，香气拍人入睡，做了一个非常惬意的梦。

【评】

    教材说，这篇小品文虽然讥讽了世态百象，但是也流露出一种近俗倾向。与唐宋时期类似记游之作相比，张岱此文不再是“目下无尘”，而是颇有兴味地观察各类俗人的不同情态，表现出对世俗的关注，这显然是晚明勃兴的市民文化的投影。

    按唐宋记游的“目下无尘”，如柳宗元《始得西山宴游记》那样的孤峭峻冷，欧阳修《醉翁亭记》的那种雍容优雅，苏轼前后《赤壁赋》的深沉悠远，都是属于文人士大夫的情调，而张岱的《西湖七月半》虽然也表现文人的高雅意趣，也讥讽世俗百象，然而并不疏远世俗，反而是一种近乎“零距离”的接触，反映了晚明文风的雅俗融会。

    “五四”新文学中，散文的艺术成熟最早，成就最大，到三十年代甚至形成一个“小品文”的繁荣时代。按周作人的说法，就是接上了明末小品文的源头。他说：“现代的散文好像是一条湮没在沙土下的河水，多少年后又在下流被掘了出来；这是一条古河，却又是新的。”当时小品文的例子，今天可以读周作人的《知堂美文》、林语堂的《语堂文存》、梁实秋的《雅舍小品》等。（以及教材中朱自清的《荷塘月色》、俞平伯的《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》等等。）

    在那个战斗的年代，鲁迅是主张文章要象投枪和匕首的，所以对这种文体很不以为然。他曾经这样形容这一类文章：“如果是冬天，便坐在暖炉旁边的安乐椅子上，倘在夏天，则披浴衣，啜chuo4苦茗，随随便便，和好友任心闲话，将这些话照样地移在纸上的东西，就是essay。兴之所至，也说些不至于头痛为度的道理罢。也有冷嘲，也有警句罢。既有humor(滑稽)，也有pathos（情感）所谈的题目，天下的大事不待言，还有市井的琐事、书籍的批评、相识者的消息，以及自己过去的追怀，想谈什么就纵谈什么，而托于即兴之笔，是这一类的文章。"

    如今时代不同了，休闲成了时代的主题，这一类小品文有了用武之地，闲情散文、小女人散文、时尚小品，都得到发展。杭州西湖从来就是休闲的胜地，现在更是首当其冲，前几年把《西湖》杂志更名为《鸭嘴兽》，读者群定位于更高档的市民，即白领阶层，津津乐道于什么住大饭店的男人之类。都可以看作是晚明趣味的延伸吧。

    评论  学生：胡锦锦

    看了张岱的《西湖七月半》感触颇多，在我的作文《我的杂想》中自己也写了一段对西湖的感觉，“西湖美，但是这种美已经带上了太多现代的气息，失去了那种源于古代的秀美，断桥上黑压压的人群的脚步带走了她的幽雅，没有了淡妆浓抹的美。喜欢人少的西湖，自己在其中闲逛也就只是一个小点，融己与画中，感受清新；喜欢夜晚的西湖，微微的月光在湖中闪烁，湖水轻轻荡开，同样是一幅美丽的古画，泛着淡淡的古香；喜欢冬天的西湖，当那落叶在寒风中幽幽飘落，当那残荷静静的浮于那静的水中，当湖面的一切融于迷茫的雾气中，那又是一幅自然的最真的画面。”文采远远不及，但感受差不多。人少的西湖，才是最真的西湖，当西湖成为杭州的标志，当西湖成为众人的休闲胜地，这种景致意境已经很少人能感受到了，张岱描写的种种游西湖的人，描写自己在明月之夜赶去看西湖的窘境，讽刺了那些世俗赏月的人，也表达出自己的高雅，对西湖真美的渴望，这种心情在一个文人是可以理解的.我的心情亦是如此，留我一人于西湖，那种美与感受是无法言语的，但只是渴望而已。在现代，我们不会把所有游西湖的人说为世俗，因为大家要追求美，更希望在自然中感受美，于是西湖成为了众人所往的地方。其实，景不过如此，真正美的西湖存在与心中，人去声息，山犹画；月来星稀，山如镜；画香沁人，梦成仙。多美好的景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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